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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 日上午，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鲲龙”AG600 如蛟龙入海般划开海面，
激起浪花翻涌。在海上完成机身回转、调整
方向，旋即重新加速、机头上昂，又如鲲鹏
上天一般腾空而起…… AG600 飞机在山
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作为国家应急体系的“空中利器”，水
陆两栖大飞机“鲲龙”AG600，是为满足我
国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
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AG600 飞
机与 C919、运-20 并称国产大飞机“三剑
客”，是我国航空工业坚持自主创新取得的
又一重大科技成果。

2017 年 12月 24 日，AG600 飞机在诞
生地广东珠海顺利陆上首飞；2018 年 10月
20 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水上首飞。
“海上首飞是在水上首飞基础上取得的进
步，推动了 AG600 飞机的适航取证工作，
将加快填补我国森林灭火和海上救援体系
空白。”AG600 型号试飞总师王诚华说。

一款飞机从总装完毕到交付使用要经
过数年的试飞工作，才能使飞机处于最稳
定的飞行状态，保证飞机飞行结果的准确
科学。在欧美航空工业发达国家，试飞周期
和研制周期是 1：1 的关系。

试飞 AG600是我国首次对水陆两栖
大飞机进行全面、完整、系统地试飞，是完善我国
试飞体系的里程碑。

水上飞机曾在 20世纪 20 年代至 50年代末独
领风骚。那时飞机稳定性相对较差，陆上机场不多
且跑道状况不佳，给不需要借助起落架及陆地就能
完成起降的水上飞机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1976
年，新中国第一型自主研发水上反潜轰炸机水轰-5
首飞成功，在没有专职水上飞机试飞员的情况下由
海军组成团队完成试飞。

在经过 40 多年空档期后，我国再次研发水陆
两栖大飞机，试飞任务落在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的
肩上。

“没做过不代表做不成。”在“中国试飞国家
队”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6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
现了诸多从 0 到 1 的突破，靠着“忠诚担当、求实
创新、公正严细、坚韧勇毅”的试飞精神，从军机、
民机再到特种用途民用飞机实现了中国航空试飞
技术的跨越发展，为中国之翼翱翔天际保驾护航。

飞向海天之间

开车、滑出、起飞……在试飞机长赵生操作下，
AG600 飞机成功从海面踏浪而起。作为 AG600 飞
机水上首飞的机长，赵生已经多次驾驶飞机与水
面“亲密接触”，可为了这次海上首飞，他和试飞团
队 6月 26 日就到了山东日照按照海上首飞的要
求进行熟悉空域气象、水文等准备。

“海上试飞环境复杂、不确定因素多，比水上试
飞又上升了一个难度，需要克服海水密度大、洋
流、浪涌等特殊自然条件对飞机操纵带来的影
响。”赵生说，“如果说陆上起降是在普通平路上骑
车，那在海上起降就像是在结冰的路面骑车一样，
反应、决策和各种操纵都必须非常及时。”

从事试飞工作 25 年的陈明参与了 AG600 飞
机陆上首飞和水上首飞。在他看来，试飞员要做的
是通过自己的技术把飞机所有的能力展现出来，
并对飞机是否能够完成它应该承担的各项任务进
行评估。“这要求飞行员具备学习能力、评估能力
和沟通能力。”

面对全新的水陆两栖大飞机，试飞员们首先
要做的就是学习，可当时国内在技术和设备上都
不具备水上试飞的培训条件。实际上，目前世界上
研发水陆两栖大飞机的只有加拿大、俄罗斯、日本
等国家。经过对教学条件、技术水平、机型匹配度
等多方面权衡，试飞项目团队最终选择了加拿大
的试飞学校。

2015 年，在 AG600 飞机还没有总装下线时，
试飞项目团队的部分队员就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
飞机。4个月的培训为试飞员和科研团队开启了
水上试飞的大门。初次接触国外先进水上试飞理
论、水上适航专用条件、水上驾驶技术的试飞团队
队员如海绵一样，迅速吸收各种知识，将所学和收
集到的资料编纂成 500 多页的《水上飞机试飞译
文资料汇编》，对国内水上飞机试飞技术的研究有
重要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为陆上首飞进行的各项试飞准备
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全新设计的大飞机，在
AG600 飞行模拟器尚未研制成功期间，试飞员选
用与 AG600 飞机一样有着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

机且大小、重量相近的运-8作为替代，实施模
拟飞行训练。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30 多小时的模拟飞行
训练，2017 年 12月 24 日上午，由机长赵生、副
驾驶陈明、机械师魏鹏和监控观察员孙康宁组
成的首飞机组，驾驶 AG600 飞机腾空而起，在
珠海机场西南 3000 米高度规定的空域内平稳
飞行 64 分钟，完成了飞机各系统和基本操纵特
性初步检查、模拟着陆等预定试飞科目，圆满完
成了陆上首飞任务。

“水上试飞比陆上试飞面临更大风险。”陈
明说，水上起降不仅要考虑水面环境的影响，对
飞机姿态和速度的掌控也要比陆上操作精细许
多，要想获得完美的着水，飞机俯仰角控制只能
在两三度的范围内调整。掌握不好飞机就会像
打水漂一样在水面上跳跃，跳跃又很可能使飞
机进入低高度失速。在前期试飞基础上，飞行机
组在荆门漳河水库上进行 10 余架次的低、中、
高速滑行，熟悉并掌握 AG600 飞机的水上滑行
及起降特性。

陆上首飞一年后，2018 年 10 月 20 日，
AG600 飞机在荆门漳河机场滑行入水，随即从
水面腾空而起，完成既定一系列试飞科目后，成
功经受了水上首飞的考验。

“海上试飞是一次挑战。但同时，无论是对
于试飞员还是对于我国试飞体系来说，海上首
飞更是一次提升海上试飞技术、积累水上飞机
试飞经验的重要契机。”赵生说。

水上试飞体系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

2020 年 7月 26 日 10时 49 分许，AG600
飞机在完成一系列既定试飞科目后顺利返回出
发机场。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飞机通过欢
迎水门，机长赵生报告顺利完成首次海上起降
科研试飞任务。

在 1000 多公里外的航空工业试飞中心里，
参与 AG600 飞机试飞项目的飞机所、发动机
所、航电所、测试所、改装部和机务部成员彼此
拥抱庆贺。

试飞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它比作一出
舞台剧，试飞机组就是台前的演员，而飞机平
台、发动机、航电、测试改装、机务、飞行组织系
统及型号办等团队相当于灯光、道具、舞美，台
前幕后缺一不可。

作为“总导演”，王诚华曾经在歼 10、歼
11、L-15、ARJ21-700 等多个机型的试飞取证
工作中担任主管或副总师。王诚华说，航空工业
试飞中心最初承担的是军机的试飞取证工作，
随着我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从新舟 60 到新
舟 600再到 ARJ21-700，逐步形成了民机适航
取证的完整体系。“但以往的试飞和适航取证体
系都是针对陆上试飞，在 AG600 飞机以前航空
工业试飞中心水上试飞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填补空白”的重任，在王诚华、吴春麟、朱
海龙、董巍组成的试飞总师团队指挥下，由一支
精兵强将组成的“拓荒部队”挑起：试飞员陈明，
有着 6000 多小时的试飞经验；飞机所课题主管
郗超，是技术扎实、头脑灵活的“80 后”，发动机

所课题主管马争胜，在发动机试飞领域耕耘 20
余年；航点所课题主管赵俊茹，拥有着丰富的军
民机试飞经验；改装工程师张波，做得多、说得
少，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2014 年，AG600 飞机试飞项目正式启动，
赴加拿大培训、编制试飞相关技术文件、实施水
上性能/操稳特性和任务系统试飞技术研究的
预研项目，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预
研项目涉及水上起降试飞技术研究、抗浪指标
研究、救援/灭火任务系统试飞技术研究、水面
测试技术研究等多项水上试飞关键技术，取得
的成果成为我国开展水上试飞的奠基石。

适航取证试飞首先需要确定飞机适用的条
款规章，AG600 飞机水上试飞工作填补了我国
民机适航审定试飞体系中水上试飞的多项空白。

“我国此前没有诸如水面最小操作速度、离
水速度等规章要求。”郗超说，为了这次 AG600
飞机试飞工作，项目团队在对水上飞机飞行特
点以及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国外培训经验，推荐制定了包括水面最小
操纵速度、水面起飞航迹等在内的多项专用条
件，目前这些专用条件已经获得局方的批准，可
以说这些研究为 AG600 飞机水上试飞提供了
“法律”依据。

“在明确了飞机需遵循的适航标准后，如何
验证飞机与条款规章之间的符合性是另一重要
的工作。”郗超说，为此项目团队在搜集大量国
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在仿真模拟和水洞试验结
果总结的基础上，完成了水面试飞各个科目的
试飞方法研究，为 AG600 飞机水上试飞提供了
技术支撑。
在试飞过程中，团队还不断提出合理化改善

意见，帮助 AG600飞机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
据马争胜介绍，AG600 飞机采用的国产涡

轮螺旋桨发动机，是目前我国经过民用飞机取
证且稳定性较好的一款发动机，但该款发动机
并不是专为水陆两栖大飞机设计的。“针对水上
和海上环境，在试飞过程中，要不断完善飞机的
防腐蚀、防盐雾功能。”

2018 年，项目团队在珠海进行陆上试飞
时，飞机的 2 号发动机意外发生空中停车。随后
在王诚华总师的带领下，项目团队第一时间展
开对数据的分析，课题主管郗超首先发现发动
机运行参数“似乎”一切正常，然而对停车前后
数据仔细研究后判定是发动机的顺桨信号引发
的停车现象。在经过对故障树详细分析后，最终
发现空中停车故障是由于扭矩传感器出现锈蚀
而导致发动机意外发出顺桨信号而导致。

“珠海空气湿度大、盐度高，对发动机造成
了一定影响。这就是使用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
新问题，”马争胜说，“在试飞过程中，要不断发
现新问题，排除各种使用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安
全隐患。”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 AG600的成功完成陆
上、水上、海上首飞，实现了水上和海上试飞体系
从 0 到 1 的突破。这是 AG600 飞机迈向交付使
用的一大步，也是成为我国试飞领域里程碑式
的实践。“接下来，我们还将和研发团队共同完

成投给水改装、任务系统验证等工作，让
AG600 早日承担起灭火和救援的任
务。”王诚华说。

试飞铺就通天路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 AG600试飞，
是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接受的众多挑战之
一。“作为’国家级飞行试验平台’，没做
过不代表做不到，反而更要做好。”陈
明说。

支撑陈明有如此底气的是我国试飞
事业 60 多年的经验积累。

61 年前，一群年龄不到 30 岁的年
轻人，在一片荒芜中，开启了我国的试飞
事业。1959 年 4月 15 日成立的飞行研
究院（现改称航空工业试飞中心），使我
国成为当时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
拥有设计、制造、试飞这一完整航空工业
链的国家。

当时，无论是飞行研究院的生活条
件、飞行试验条件都是“一穷二白”。一口
开掘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深 80 多米的
水井，直到 2007 年还是飞行研究院主要
水源地。试飞时，几十个极其原始的测控
设备自记器把原本就局促的驾驶舱塞得
满满当当，试飞员在驾驶舱里行动十分
不便，双腿常被自记器蹭破皮。

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级的试飞体
系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随着新机型试飞项目
越来越多，对飞行试验的仪器、设备、设施和试
飞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994 年，旨在培养硕士试飞员的中国试飞
员学院正式成立。ARJ21-700 飞机的首席试飞
员赵鹏就是中国试飞员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
2008 年 11月 28 日，赵鹏作为试飞机组机长驾
驶着我国首架 ARJ21-700在上海首飞成功。

2002 年立项的 ARJ21-700 飞机，是 21世
纪我国立项的第一个民用飞机项目，被看作国
产大飞机的影子工程。同时，ARJ21-700 飞机也
是我国首次与美国双边适航谈判的项目，完全
参照美国飞机安全和技术标准进行试飞。

“美国人不信任中国人的试飞能力，ARJ21-
700 飞机能否试飞过关已关系着国际航空工业
界对中国人飞机试飞能力的评价。”ARJ21-700
飞机的试飞总师赵杰说。在这种情况下，赵杰和
试飞团队已没有其他想法，只有豁出去干了。

在试飞最艰苦、最紧张的时候，赵杰在办公
室睡了两个冬天，日夜指挥着试飞团队加快试
飞进程。由于很多试飞课目都是第一次进行，不
少试飞大纲都是第一次编写，加上中国民航局
审查组要求 100％试飞课目抽查，ARJ21-700
飞机试飞的工作量约为波音、空客试飞工作量
的两到三倍，是国内外所有民机试飞工作量最
大的一个项目。2013 年，民机试飞的所有关键
技术终于取得突破。

“拿下 ARJ21-700 飞机的试飞，我们做民
用大飞机的试飞就会水到渠成。”正如赵杰所
说，ARJ21-700 的试飞工作让我国民机的试飞
技术上升到与波音、空客处于一个量级水平，并
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民机试飞队伍。

AG600 飞机试飞团队的大部分骨干人员
都经历过 ARJ21-700 飞机项目的锻炼。成功完
成 ARJ21-700 飞机的试飞，从无到有构建起民
机试飞体系，让试飞团队在试飞技术、心理抗压
能力和自信心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同时，
ARJ21-700 飞机包括最小离地速度试飞、最大
能量刹车试飞、最大抗侧风能力试飞以及溅水
试验在内的多项风险科目基本上都会用到
AG600 飞机的试飞工作中。
试飞铺就通天路。60 多年的试飞发展历程

证明，健全的适航审定试飞体系可以有力促进
民用航空工业发展，反之，则会成为民用航空
工业发展的掣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先建模
型（预测性试飞评估）再飞行最后根据飞行数
据验证模型的数字化、智慧化试飞模式，大幅
提升试飞效率，紧追世界先进试飞水平。

与此同时，一批名校毕业的年轻试飞员正
在专业培养体系中不断精进技术。1989 年出生
的蒋丹丹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后，经过 5
年多的培训，成为我国首位民机女试飞员，已经
参与过 C919 大型客机的科研试飞任务。在
AG600 飞机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中，蒋丹丹也
将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一参加工作就能
参与到国产大飞机的试飞研制中。”蒋丹丹说，
“这是所有中国航空人的一个美好时代。”

鲲化巨鹏上九霄，
飞龙在天护苍生。

中国自主研制的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26 日在山东青
岛团岛海域成功实现海
上首飞。

作为中国“大飞机
家族”的一员和国内首
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
民用飞机，AG600 飞机
是构建国家应急救援体
系的一块重要拼图。海
上首飞的成功，为它尽
快投身一线实用奠定坚
实基础。

蛰伏 645 天，“鲲

龙出海”成色几何？

7月 26 日 9时许，
山东日照山字河机场
上，“鲲龙”AG600 静待
起飞指令。

“按计划执行海上
首飞。”随着清晰洪亮的
放飞指令，飞机的 4 台
国产发动机动力全开。
蓝白色相间的机身徐徐
滑行，速度越来越快。
飞机随即腾空而起，向
着试验海域飞去。

抵达青岛团岛海域
的 AG600 飞机，逐渐降
低飞行高度，V 字造型
的船型机腹离海面越来
越近，10 时 14 分许平
稳降落在海面。约 4 分
钟后，首飞机组操作飞
机逐步回转机身、调整
机头方向。AG600 飞
机又开始加速、机头上
昂、再度腾空，飞向出发
机场。随着 AG600 飞
机平稳降落在日照山字
河机场，海上首飞取得
圆满成功。

2018 年 10月 20 日，AG600 飞机在湖北荆
门漳河机场实现水上首飞。645 天后的海上首
飞，让“鲲龙”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

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陈元先说，在海面起
降过程中，AG600 飞机表现得非常平稳，甚至超
出了之前的预期。“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森林覆盖
率越来越高，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对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有着迫切需求。”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标志着我们向项目研
制成功又迈出关键一步。”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
罗荣怀表示，作为一型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
水陆两栖飞机，AG600 飞机将填补我国民用航
空器和应急救援、自然灾害防治重大航空装备
空白。

水上首飞已成功，为何还要进行海上首飞？

AG600 飞机此前既已取得水上首飞的成功，
为何此次还要进行海上首飞？对公众关心的这一
热点话题，业内人士进行了解答。

两次首飞的“水”不同。航空工业 AG600副
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试飞中心主任
刘颖说，与内陆水面相比，海水盐度、密度和风浪
都有很大不同。“譬如海水密度大、湖水密度小，在
同等飞行条件下，飞机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和起飞
时需要克服的阻力并不相同。”刘颖表示，海水对
飞机的反作用力会更大，直观体现为飞行机组会
感觉海水“偏硬”一些。

执行任务的首飞机组视觉感受和操纵要求不
同。海面较湖面更为开阔，飞行员在降落时选择
参考点不如湖面容易。“海上试飞要求机组全面考
虑风向、风速、洋流和浪涌，以及高温、高湿、高盐
环境的综合影响。”首飞机组机长赵生说，飞行员
只能基于对飞机飞行特性充分了解后，通过丰富
经验来决定海上降落路径。同时依靠飞行员的细
心而又准确的操纵，保证飞机起降过程中保持运
动状态稳定。

飞机的验证任务和使用环境不同。航空工业
通飞珠海基地研发中心总体部副部长程志航说，
水上首飞主要是验证飞机各系统在水面的工作情
况，并初步检查飞机水面起降操稳特性及性能，为
后续飞机用于森林灭火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提供支持。

“海上首飞重点检验飞机喷溅特性、抗浪性、
加速特性和水面操纵特性，检查飞机各系统在海
洋环境中的工作情况，并收集海上飞行数据，为后
续相关工作提供支撑。”程志航说，海面起降过程
中，由于浪涌的波动起伏更大，更容易导致飞机发
生上下颠簸和摇摆。相比来说，海上首飞需要克
服更多技术难题。

三试三捷，“鲲龙”投身一线还有多远？

2009 年立项的 AG600 飞机，经历了 2017 年
陆上首飞、2018 年水上首飞、2020 年海上首飞
后，研制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的三试三捷，
得来颇为不易。

今年本是 AG600 项目研制的攻坚年，也是实
现项目总目标的关键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项目研制的节奏。受疫情
影响，位于湖北荆门的漳河机场一度处于封闭状
态，AG600 飞机的维护工作一再延后，海上首飞
前的试飞科目无法如期开展。

作为“大飞机家族”一员，AG600 飞机凝聚着
全国 20个省市、150 多家企事业单位、10 余所高
校数以万计科研人员的汗水与智慧。为把失去的
时间抢回来，各项目研制相关方紧急调动起来。

在珠海市、荆门市、青岛市、日照市支持下，多
支队伍采取“点对点”包车的形式，顺利奔赴科研
试飞及海上首飞试验现场。经过 56个昼夜奋斗
攻坚，6月 26 日 AG600 飞机顺利转场日照山字
河机场，全面进入海上试验、试飞阶段。

“今年确定了 AG600 要完成海上首飞等总目
标。后续项目研制全线将全力以赴加快研制进
度。”陈元先表示，AG600 项目将开展灭火型试
验，计划 2023 年完成灭火型研制，并尽早投入使
用。 （记者萧海川、胡喆、张力元）

新华社青岛 7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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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龙”AG600 海上首飞背后的试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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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不利因素 稳住农业基本盘

仓廪殷实不仅关系着国人的口粮、饭碗，也是
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在河南柘城县袁庄村高标准农田，阡陌纵横、
路通渠连，坐在路边轿车里，看着农田，种粮大户张
百深感叹着自己的“小幸运”：小麦亩产超过 1000
斤，西瓜和辣椒长得也不赖，到年底一亩地平均能
赚到六七千元，这个数年初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今年经历了不同一般的
风险和挑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王俊忠
说，今年春耕春管期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刚刚
迈过倒春寒、病虫害几个坎，一些地区又出现了旱
情。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不利的环境，今年河南夏
粮生产再次迎来丰收：夏粮总产量 750 . 75 亿斤，
比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增产 1 . 67 亿斤。

克服不利影响，农业稳产、农民增收，离不开
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抗风险能力的全面提升。

疫情期间，河南将化肥、农药和种子等 257家
涉农企业纳入重点保供目录，确保春耕农资“不断
链”。江苏兴起“云春耕”，往年坐在田间地头和农
民聊农事的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朱新开，开了“网
络直播”，实时在线为农民群众答疑解惑，指导生

产。应对灾害天气，山西建立直通式气象服务，
全省 4000家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能第一时间接
收预报、预警和预防信息……

稳定粮食生产，秋粮是大头。全国各地保障
秋粮生产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在四川青神县，一场“虫口夺粮保卫战”正
在打响。草地贪夜蛾刚一冒头，植保人员就指导
农民通过信诱、食诱等方法进行捕捉。在河南西
平县，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学林来到农田，给
村民讲解玉米“大喇叭口期”如何追氮肥，怎么
保证穗大、粒多、粒重。

在黑龙江绥滨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内，10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开始水稻稻瘟病防
控作业演练。绥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
艺师安百智说，目前已经进入预防水稻穗颈瘟
的关键时期，园区内全部采用植保无人机和直
升机作业，药剂采用生物农药，5 万亩水稻 3 天
内就能完成应急防控。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张新友说，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这

个基本盘，秋粮生产到了关键期，更要做好各种
风险应对准备，更好保障农业生产。

现代科技显身手 新生产方式添底气

生菜、空心菜养分不足需要施肥，西红柿光
照太强需要遮阳，草莓区空气湿度不够需要补
水……坐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南京科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珍轻点了几下手机，20 多
公里外的大棚被“唤醒”，遮阳帘缓缓下降，泵房
里面的营养液搅动起来，草莓四周弥漫起水
雾……

放眼全国，农业生产在悄然改变，“镐锄镰
犁”逐渐退场，智能化的“金戈铁马”走进农田，
农业生产越来越有“科技范儿”。

在河南临颍县，5G技术走进了农田。7000
亩的 5G智慧数字农业种植区里，植入了 5G智
能土壤传感器和气象检测仪等设备，全天候物
联网土地墒情检测、智能水肥药一体化灌溉，可
节省化肥农药 30%、节水 50%、节省人工 50%
以上，亩均效益提升超过 15%。

“提起农业机械，要是还说收割机、拖拉机
可就‘过时’了，对于我们来说，卫星才是新农
机。”山东齐力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朝刚
说。李朝刚拿出手机，登录“山东粮丰田间智慧
管理平台”，500 亩农田的养分数据、长势、产量
预估一览无余。公司搭载北斗卫星的无人植保
车，作业误差可缩小至厘米级。气象卫星提供的
精准数据，还能准确预报局地“小气候”，为农业
生产趋利避害提供指导。

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劳
动强度降低，生产效率、效益却大幅提升。

在河南滑县的“农管家”服务平台上，农民
可以手机“下单”，足不出户就能请农业社会化
服务企业完成除草、打药、浇水等田间管理。“现
代农民脚不沾泥、手不碰水，坐在家里就能迎丰
收，这就是农业科技的魅力。”滑县白道口镇种
粮大户黄国兴说。

浓浓的“科技范儿”改变着农业，也注入了
发展的活力。“三农”越向好，发展布局越主动。
越挑越稳的农业现代化“金扁担”，不仅挑来幸
福生活，也挑起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希望。

（参与记者：孟含琪、陈健、赵久龙、叶婧、
王君宝、李继伟、王飞航、姜刚、吴慧珺）

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食 为 政 首

▲ 7 月 26 日，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海面滑行。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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